
投稿邮箱：3304315815@qq.com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宗婉儿笑道：“听你之言，是答应一起去了。月圣

前辈放心，我自会小心应对的。”月圣向吕思道：“玉

郎君力压二圣，斗败启明仙尊之事，我也听说了。今日

有你出面相助，我白鹤门是如虎添翼呀。”说完向林氏

姊妹道：“传令各部即刻出发。”

宗婉儿欢欢喜喜地拉着东方长年向门外走去，吕思

拦住她道：“你们二人好好在这里待着，哪也不要去。”

宗婉儿怒道：“凭什么呀，我非要去。”吕思厉声

道：“你怎的如此不懂事，此去会有性命之忧，你以为

是闹着玩儿的吗？凭你们俩的武功，休说杀敌了，自保

都难。”东方长年向宗婉儿道：“不然我们就不去了。”

宗婉儿噘嘴道：“不去就不去，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很

了不起吗？”

吕思听她答应留下，便放下心来，向赵氏姊妹道：“有

劳二位姐姐了。”赵氏姊妹道：“公子不必客气。”

吕思又向刘彩銮道：“你们尽管等我的好消息

吧。”刘彩銮起身道：“公子前去虽无性命之忧，但还

是小心点好。”

吕思跟随秦苏蓝来到八丈客栈附近，北斗帮徒众

还在围着铜屋，弓箭手也都站在北墙一侧弯弓待发。

秦苏蓝大声喝道：“杀，为赵、钱、刘三位长老报仇。”

白鹤门众人闻言，齐声呐喊着向北斗帮徒众扑去。

北斗帮徒众没有料到会突然出现如此之多的白鹤

门门徒，慌乱之间匆忙迎战。八丈哥纪威猛此时正与

前来增援的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四个长老一起把酒

言欢，突然，一个徒众冲入房内双膝跪地，手指外面

道：“不好了，白鹤门的人杀过来了。”

天璇长老问道：“他们如何通过双龙谷的，帮主不

是命左、右眼神去加强防守了吗？”天玑长老道：“天

璇长老莫非忘记他们俩的嗜好了吗？”

天权与玉衡二位长老齐声道：“嗜酒如命。定是驻

守峡谷的奎宿堂堂主万元代投其所好而为。”

八丈哥道：“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们快去迎

敌吧。”说完拿起墙角的熟铜铁棍向外跑去。天璇等四

位长老也分别拿着各自的兵刃迎出。

八丈客栈内外杀声四起，此时，一个墙角处有一

男一女正在偷偷地观望着。八丈哥此时正被秦苏蓝攻

得毫无还手之力，手中的熟铜铁棍也被击得弯曲起

来。女子道：“我就说这个三寸丁不经打，他们非要唬

我。瞧我的。”说完，抽出长剑纵身向八丈哥扑去，男子

急忙跟着追出。

眼见女子的长剑要刺中八丈哥的后背，八丈哥突

地一个回身，抡起熟铜铁棍向长剑砸去。女子痛呼一

声，长剑脱手而出，紧随其后的男子急忙喝道：“休伤

婉儿！”说完将手中绳索向八丈哥甩去。八丈哥单掌握

住绳索，猛地用力将男子向自己的怀中拉来，男子力

气无法与他抗衡，整个身体被拽得临空飞起。八丈哥

运足内力向男子拍去，秦苏蓝见状急忙大斥道：“看

剑！”随即使出月满河山向八丈哥的脖颈处刺去。八丈

哥不敢怠慢，只得闪身躲避。饶是如此，他的掌力还是

击中了男子的胸部。男子的身体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撞

在十余米外的墙壁上，随即“扑通”一声跌落在地。

女子惊得魂飞魄散，悲呼一声向男子跑去。她将

男子上身搂在怀中，大声叫道：“傻东方，你没事吧？”

这对男女正是宗婉儿与东方长年。

吕思等人离开后，宗婉儿越想越不服气，向东方长

年道：“傻东方，你说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摆明了是瞧

不起我们嘛！” 东方长年劝道：“吕公子不是那样的

人，再说，再说你我的武功确实比不上他们。”宗婉儿

怒道：“我说傻东方，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你还是不

是个男人了？算了，我自己去得了。”东方长年拉住她

的衣袖道：“婉儿，我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你仔细想想，

且不说吕公子与月圣前辈了，就是那些堂主的武功也

都高出我们数倍，你我前去能帮什么忙呢？”

宗婉儿听后笑道：“听你所言也不傻嘛！我可没

有想过要同他们比试武功，我也知道比不过他们，但

是我们总比他们手下的徒子徒孙强上许多。你放心，

到了八丈客栈我只拣软的捏，那个三寸丁能有多大

本事，他竟然敢如此骂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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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趁着假期回到丰县老家探望老人。离开

故土日久，每一次归来，都格外珍惜这份烟火融融的

故土时光。在家小住两日，心中满是安宁。

高中同学双印素来热心，班里不少同学的相聚往

来，多半都是他费心张罗。得知我回乡，便邀十余位旧

时同窗小聚，时间定在农历八月十六的中午，地点选

在同学二洲经营30余年的羊芹细饭店。

早些年我在丰县工作，便常常和三五好友来这里

小坐。一来是同窗情分，乐意过来捧捧老同学的场子；

二来，也着实贪恋这里地道可口的家乡味道。阔别多

年，再次踏进这家老店，心中顿生许多感慨。

“羊芹细”，名字取自丰县本土琴书扬琴戏的谐

音，是地地道道的丰县名菜。主料就是羊肉、芹菜与粉

条（徐州方言：细粉），三种寻常食材，彼此交融，烩出

独属于丰县的醇厚滋味。

酒杯端起不多时，热菜就陆续上了桌，时隔多年

又见到许多记忆里的老菜。羊芹细端上桌时，那股独

有的鲜香气先弥漫了满桌———这菜取山羊肉的嫩、芹

菜的清、细粉的滑三样炖在一处，香醇入味，是刻在丰

县人骨子里的老味道。紧接着，爆炒腰花爽利脆嫩，醋

炒山药木耳清鲜爽口，辣子鸡还是年轻时吃的那股鲜

辣劲。最让人惊艳的，当属店家新研发的砂锅油焖猪

蹄。砂锅盖轻轻掀开，香气瞬间漫满整间屋子。炖好的

猪蹄香烂离骨，入口软糯，油亮浓稠的汤汁拌上米饭，

一口下去唇齿留香，在座众人无不交口称赞。见我吃

得尽兴，二洲脸上满是笑意，开心地跟我相约，下次回

乡，要亲手为我做砂锅油焖五花肉。

二洲言语不多，是个做事踏实较真的人。一家饭

店能够稳稳扎根30余年，绝非偶然。凭的是做菜真材

实料，凭的是守得住传统，又能不断推陈出新，把菜品

品质稳稳攥在手里。席间同学们笑谈，平日里来吃饭，

只觉菜品可口，今日分外有滋味，想来是老友归来，二

洲格外用心。抬眼望去，当日店里座无虚席，一楼五张

方桌，桌桌满座，二楼五个包间亦是宾客盈门，足见老

店的人气。

饭店在老县城西南，斜对着当年的露天电影院，

去店途中，我下车驻足良久，这片土地藏着我年少时

许许多多的欢乐往事。年少时，我家就在不远处西北

方向的老槐树大院，那时父亲常带我来这座露天电影

院看电影。放眼附近的刘邦广场，昔时是热热闹闹的

百货大楼与邮电局，这里便是丰县曾经最繁华的所

在。斗转星移，旧建筑早已不复存在，可站在这里，少

年时代的片段，依旧会一幕幕浮上心头。不管走出去

多远，只要踏上这片故土，心底便觉得踏实安稳。

一桌同窗，大半已退休。有人从机关岗位退下，有

人告别国企，也有依旧坚守创业一线继续奔忙的老

友。岁月染白鬓角，却没有消磨大家的热忱。围坐一

桌，天南海北随心畅谈。丰哥谈起国际时局，福哥点评

桌上一道道佳肴，深耕教育的老友聊起隔代教育……

维刚老哥心思细腻，席间屡屡叮嘱我，在外一定要多

多保重身体。

大家畅所欲言，没有客套和繁文缛节，只有老同

学之间的坦诚与关切。我素来酒量浅，平日很少饮酒，

同学们也都记着这点，没人劝我多喝，我便安安稳稳

坐在桌边，把每一道家乡美食都细细品味尝了个遍。

从前读“月是故乡明”，总以为写的是天上那轮

亮得不一样的圆月。这天围坐在热气腾腾的餐桌边，

看着满桌鬓角沾了风霜的老同学，筷子一动还是几十

年前熟悉的老味道，转念便全都了然———古人说的乡

愁，从不是什么空泛的念想。它是你走了无数段远路，

一脚踏回故土时，刚好有一群老友在等你，刚好有一

桌热菜在为你备着，让你在坐下的那一瞬间，就能把

所有赶路的疲惫，轻轻揉进满屋子的暖香里。

窗外的秋阳暖暖洒落在窗台上，秋风裹挟着街头

的烟火气息缓缓漫入，相较十五皎洁的圆月，多了几

分人间烟火的从容。

岁月匆匆，风物常新。城市的街巷年年都有新的

模样，可总有几样东西，历经流年而不曾褪色———那

是灶火上炖了30年的老味道，是老同学揣了大半辈子

的热乎惦记，是老地方藏着的永远鲜活的年少时光。

农历八月十六，一桌饭菜，一席闲谈，便是人间难得的

欢喜与圆满。

我老家管那种独轮车叫“小车”，十六辆小车编

在一起，就是我们村的小车队。

小车原是木制独轮，后来用橡胶轮改造的，木头

架子，推起来“吱呀吱呀”地响。车把磨得油亮，那是

几代人手掌攥出来的包浆。

农忙时节，小车队就是全村的命脉。

秋里送肥，小车排成一溜，装农家肥的筐堆得冒

尖，一趟一趟往几里外的东南湖地推。炎热虽退，日头

依旧毒，汗珠砸在车辙里，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

三沟两堰东的坡地最难推，车轮陷进土里，人得猫着

腰，蹬直两腿，像一头较劲的牛。有人在前头拽绳，有

人在后面搡车屁股，号子声顺着风传出去老远。

秋肥送到了，冬麦就有了盼头。开春往后，小车更

闲不住。

割了麦，一捆一捆码上小车，远远看去像一座移

动的小山。车轮碾过田埂，颤颤巍巍的，推车的人两臂

绷着劲，身子弯成一张弓，全靠腰胯较着一股暗力。稻

子熟了，田里水还没完全耗干，车轮碾进烂泥里，推出

来要费全身力气。推一趟稻，裤腿能拧出水，鞋壳里灌

满泥浆，脱下来扣在田埂上，晒半天才干。白芋从地里

起出来，一筐筐往小车上装，沉得很。白芋皮薄，不能

摔，装车得轻拿轻放，像伺候刚出生的娃娃；玉米棒子

剥了皮，成串挂在小车帮上，晃晃悠悠的，走起来哗啦

响；花生拔出来带着湿土，连秧带果堆上车，拉到场院

里摊开晒；黄豆割倒后用车推到打谷场，连秆带荚，晒

透了用连枷打，豆粒蹦出来像撒了一地的小石子……

粮食卸进囤里，一家人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逢集时，小车推着粮食、推着棉花、推着多余的蔬

菜瓜果，去三里外的集市上换几个活钱。农闲时，小车

推土垫宅基，推砖瓦盖房子，推柴火，推粪土，推年货。

谁家娶媳妇，小车扎上红绸，推着嫁妆，在鞭炮声里颠

颠地跑，车轮都像是笑着转的。

后来有了手扶拖拉机，再后来有了四轮。小车渐

渐用得少了，一辆一辆老去，车把裂了缝，轮子变了

形，撑脚锈住了，有的散了架，有的当了柴烧。

近来再回老屋，墙角还靠着一辆小车。木头朽了，

胶轮瘪了，撑脚杵在泥里，像一只站累了的老鹤。我伸

手摸摸车把，那层包浆还在，油亮亮的，好像还有汗味。

一缕乡味忆流年
杨亚伟

忘不掉的小车队
华玉琳


